
年的“五一”假期里，当城市里的人们背着大包小包，

带着欢笑，忙碌着去那些风光名胜之地旅游的时候，本文的主人

公

处理一件“特殊事件”，而且这事“不能再拖了，每拖一天我的

心就发揪。”他用这词形容内心的急切与愤慨。

关于他说的“特殊事件”，我在第一次到山西运城时他就说

过，当时我觉得这事是横在这位先进纪检干部面前一条难以逾越

的鸿沟，出于“宣传”需要，我曾暗示他：你即使不用处理这样

的事照样是个响当当的先进人物，如果这事处理不好或者处理成

“夹生饭”，你不是把自己弄到很被动的地步嘛？但梁雨润摇摇

头，他异常沉重地对我说：如果不能把这样的事处理好，我以前

纵然有中条山（当地的名山）一样高大的“先进”牌牌，也等于

何建明

序：迟了十三年的葬礼，留下多少悲伤与深思⋯⋯

中共山西省运城市纪检委副书记梁雨润告诉我，他必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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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农民夫妇，当活生生的儿子

零。

为这事，我们曾经为“还能不能”使写他的这篇作品问世而

争执过。

“相比畅春英一家十几年来经受的打击和遭遇，我们作为共

产党的干部，是否宣传自己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和没有多少可比

性了。真的，不瞒你何作家，我曾暗想过，如果像畅春英家出的

那种事，已经到了我的手上再解决不了，我宁愿舍官回家跟着老

父亲管苹果园去，因为我觉得比起畅春英这样的老百姓他们受的

冤屈，我们当不当官，能不能升职，似乎显得一点也不重要了。

如果说当官还能解决好像畅春英家这样的老大难问题，那我觉得

自己的这个官没有白当⋯⋯”梁雨润说上面这段话时显得很激

动。

我为前途无量的他捏了一把冷汗。从第一次接受中纪委有关

部门的邀请采访梁雨润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一直担心着他处理

畅春英事件的整个发展进程。

这件事处理起来实在太难，因为难在我们常人无法想象得出

世上竟然还会发生这样的事

被杀害后，为了寻求法律的公正判决而将死去的儿子装人棺材放

在家里整整十三年，家贫的夫妇两人到处上访告状。其间，丈夫

不堪悲哀与经济负担，重病缠身，终因积劳成疾，卒于中年。身

为母亲和妻子的一位农家妇女，身怀海一样深的悲愤，又将丈夫

装入棺材，放在自己的床头，然后倾家荡产，挥泪出门，再度走

上上访遥途⋯⋯

梁雨润与这位名叫畅春英的农家妇女的相遇是在市纪委信访

室。

那天正值上班时分，纪委有人匆匆地跑过来告诉梁雨润，说

有位农妇举着“冤冤冤”三个大字的牌子在信访室要求见你梁书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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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呀“您才

室的同志。

年“没错，她比我小两岁，

一声，道：“她可是个苦命人，都是愁老的啊⋯

“咋一定要见我吗？”梁雨润顺口问了一声。

“咱运城这一带谁不知道你是专为群众办事的‘百姓书记’

嘛！”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梁雨润与单位的同事开了一句玩笑，

立即从原本上办公大楼的方向转了个弯。

进了信访室，他一眼就看到有个上了年纪的农妇坐在长椅

上。

“大娘，你要见的梁书记来啦，有话你可以跟他说。”信访室

的工作人员对这位农妇说。这位名叫畅春英的大娘一听这话，全

身立即像触电似的一阵颤动，随后她抬起头，那双目光呆滞的眼

睛望着站在跟前的梁雨润，眼泪顿时如雨而下⋯⋯

“你就是梁⋯⋯梁书记？”

“是，大娘，我是梁雨润。”当看清对方容貌时，梁雨润的心

猛然一颤：又是位坠入苦难深渊的老太太！凭着职业的敏感，梁

雨润知道，这位脸上布满沧桑和迟钝表情，满头凌乱白发的老太

太，心里一定有诉不完的冤情。

“大娘，您坐到我这边来，慢慢跟我说说您的事，啊，慢慢

说，我们会想法帮您解决的。”梁雨润起身将畅春英扶到自己的

座位旁边，然后轻声询问：“大娘您今年高寿？”

“我？高寿？”老太太自言自语地看着梁雨润，又看看屋里的

其他人。

“梁书记问你多大年龄。”有人对她说。

这回畅春英明白了。她向梁雨润伸了伸右手，再伸了伸右

手，又举起左手的四个指头。

”梁雨润惊愕不已。他转头用目光询问信访

”

月生的。”有位老汉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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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一天，姚成孝骑自行车回家，在村

“大娘，您说说吧，我会尽力关照您的事。”梁雨润的心头顿

时堵得慌。

”突然，畅春英“扑通”跪倒在梁雨润的面前，“梁书记

一声撕人心肺的惨烈呼喊之后，便不省人事⋯⋯

“快快，快把老大娘扶起来！”梁雨润大惊，立即命令纪委信

访室的同事：“马上叫医生过来抢救！”
“

快⋯⋯”信访室内的人顿时乱成一团。还好，正当大家

手忙脚乱时，畅春英大娘苏醒了过来。而她做出的第一个动作，

便是紧紧拉住梁雨润的手，不再放开。那抖动着的嘴唇，竟一句

话也吐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流泪，大滴大滴的泪水，落在梁

雨润的手上，令他感觉透心的寒冷⋯⋯

畅春英是运城河津市小梁乡胡家堡村的农民，她的儿子姚成

孝是个退伍军人。

口的路上，碰上了迎面过来的村支部书记的两个儿子。因为路不

宽，村支书的儿子说姚成孝的自行车撞了他们，于是三人就发生

口角。这本来是小事一桩，可由于这个村打“文革”起就派性严

重，村里的家族势力十分猖獗，不同道不同族的村民之间，要么

老死不相往来，要么遇事互不相让。畅春英的儿子姚成孝这回撞

的是村支部书记的两位大公子，对方当然就不干了，又仗着平日

老子在村上当“一把手”的威势，便冲孤身一人的姚成孝动起手

来。姚成孝觉得自己连车子都没刮一下对方的衣衫，怎么说动手

就动手呀？这一方非要赢回威风，另一方又不甘吃亏，你打我

回，几招过后，村书记的两个儿子一前一后，一上一下，趁姚成

孝不备之时，拿起刀子连捅姚成孝两刀，姚成孝当时便倒在了血

泊之中。后被村上路过的人看到，急送医院，可由于流血过多，

途中便停止了呼吸⋯⋯

好端端的儿子，全家的顶梁柱在顷刻间悲惨离去，身为母亲

的畅春英和姚成孝的父亲姚志忠悲痛欲绝。更令他们难解心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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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的是犯有故意杀人罪的村支部书记的两个儿子，只被法院判了

故意伤害致死人命罪，主犯只判十二年，从犯三年。

杀人偿命的道理，畅春英和丈夫这对农民夫妇还懂，他们觉

得自己的儿子死得惨，死得冤，法院判杀人犯判得太轻，所以不

服。为了使惨遭杀害的儿子能在九泉之下合上眼，畅春英和丈夫

将死去的儿子一直没有下葬，棺材放在儿子活着的时候住的那间

房子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法院能还他们一个心服口服的

判决。为这事，老两口儿便开始上县城，跑运城，奔太原上访伸

冤。光北京就去过四次，连天安门派出所的民警都熟悉畅春英夫

妇了。

这不，第一次上北京的畅春英和老伴不知怎么个向政府申诉

自己的冤情，便走到新华门那儿，见解放军战士在那儿站着岗不

让进中南海，就掏出孝服穿上，然后披麻戴纱地在新华门门口长

跪不起。老两口儿还没有来得及哭喊几声，便被便衣警察送到了

天安门派出所。警察同志了解实情后，并没有难为这对山西农

民，但告诉他们北京是国家的首都，特别是中南海是党中央国务

院领导的办公地方，要想解决问题还得一级一级地来处理。后来

山西方面来人将他们接回了原籍。

人死了不埋会很快腐烂发臭的，再说虽然没有“鬼”一说，

可毕竟死人不入土，邻居和周围的人受不了呀！特别是一到夏

天，那从棺材里发出的臭气，直熏得方圆十几里路都能闻得见。

姚家从此成了谁也不待见的“死人户”，白天村上的小孩子们绕

过姚家上学，晚上连成人们都不敢出门串亲访友，怕姚家的棺材

里钻出一个“鬼”来喊冤。失儿离众的畅春英和老伴越发感到悲

哀，每当夜深人静时，他们只有在儿子的棺材面前向鬼魂哭诉人

间冤情。那凄凉悲切的恸哭，伴着阵阵夜风，飘荡在四周的村野

上空，更令乡里乡外的村民们毛骨悚然，长吁短叹。

畅春英的老伴姚志忠是个农村教师，他知情知理，可同样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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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下这口气，所以老两口儿你携我扶着又一次次地往县上、市

里、省城甚至北京城里跑，成了天安门派出所的常客。他们手中

拿到的领导“批示”有厚厚的一叠，但“批示”后面的下文就没

有了。畅春英和老伴不相信天下无说理之处，他们年复一年地跑

啊跑，而长眠在棺材内的儿子的尸体，也由腐烂变干巴了，直到

最后像被神灵抽走了云丝似的只剩下一具骨架⋯⋯只有半夜里他

的亲生父母那凄凉悲切的恸哭依旧飘荡着。

长年的上访和悲伤，使畅春英夫妇身无分文，疾病满身。

年，畅春英丈夫又在上访的回程路上猝死。老伴在临死时

拉着同是病魔缠身的畅春英叮咛道：“家里借不到钱，就不用为

我备棺材，也可以扔在野地里不埋我，但儿子的事你一定要上访

下去，直到有好干部来管我们。”

那年畅春英五十刚出头，可她的模样已像个六七十岁的老太

太。她把家里所有能换成钱的东西都拿出去卖了，总算给老伴备

了口薄皮棺材，只是既没有办丧事也没有给他人土。她把装着老

伴的棺材放在自己的房里，像过去十来年一样，天天依偎着棺中

的老伴，权当他还活着⋯⋯

畅春英家共有三间陋房，隔成两半，中间一道墙壁。老伴死

后，她家隔开的两半房子内各放一具棺材，儿子和丈夫默默地躺

在棺内伴她日起日落。打那以后，村里人再也听不到深夜那一男

一女此起彼伏凄凉悲切的恸哭声了。丧子失夫的畅春英早已哭干

了眼泪，只有每天夜深人静时，她才像全身瘫了似的伏在儿子和

丈夫的棺材上用苍老的双手一下又一下地拍打着棺木，借以倾诉

心中无尽的悲愤与思念。那拍打棺木的声响，在静寂的黑夜里，

显得很响，传得很远，会惊醒三里五村，会引得鬼泣犬哭⋯⋯

村上的成人和孩童谁也不敢再接近畅春英，虽然他们非常同

情她，但毕竟那两具停放在屋子里的棺材，让所有的人无不感到

恐惧和晦气。村上的干部，乡里的领导，一届又一届，届届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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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

道胡家堡有这么一户家里停放着两具装着死人棺材的“上访专业

户”，但谁都没胆子进过畅春英家一步。

“并不全是怕死人的晦气沾到自己身上，而是怕自己没那个

能耐帮姚家了结冤情。唉，说来愧疚啊！”村干部、乡领导谈起

此事，谁都摇头。

不用说，与畅春英同村的人更是有气无处出，人家已经惨到

这份儿上了，你还能说啥不是？可政府和干部们吃什么饭的？咋

就没个人来姚家瞅一瞅？开始是畅春英独自上访，后来村上的人

也受不了了。特别是那些男娃儿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就因为这村

上躺着死人，夏天“死人味”冲天，那外村的女孩子说啥也不愿

嫁这胡家堡村来呀！十几年来，村上的年轻人只出不进，这可愁

坏了爷们娘儿们，于是有人告诉畅春英说，运城市纪委有个“梁

青天”，他是市纪委副书记，人称“百姓书记”。你去找他，准没

错。

走投无路的畅春英将信将疑地擦着眼泪，然后朝大伙作作

揖，随即拎起身边的那只麻袋（这是几年来支撑她上访和度日的

惟一“财富”，用它捡酒瓶和破烂卖钱换饭吃），便来到运城，找

到了市纪委梁雨润⋯⋯

“大娘，你不用再说啥了，我一定想法为你死去的亲人讨个

说法，让他们能入土安息，在九泉之下合上眼⋯⋯”梁雨润听完

畅春英一番难以置信的哭诉，心头早已阵阵痛楚，“什么事都可

以放一放，但这件事再不能拖一天了！”梁雨润感慨万千，不由

对天长叹。当他抚摸着畅春英老人那双粗糙干裂的手时，默默地

从口袋中掏出

“大娘，你先上街吃顿饱饭，改日我一定上你家去。啊，千

万别再受上访这份罪了！”

“梁、梁书记啊，我和我躺在棺材中的儿子、老伴，一起在

家等着，你可一定得来⋯⋯”畅春英话未说完，已是老泪纵横，

第 7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除了党和政府能救她，还会有谁能

泣不成声了。

梁雨润看在眼里，心头阵阵作痛：这就是中国的农民！一个

为了能听到一句公道的话而在家中放两口棺材整整十几年生不如

死景况凄惨的乡村老妇人

给予她一丝希望呢！

梁雨润的心潮久久不能平息。

可这漫漫十几年里，我们是不是欠这样的乡村老人太多太多

东西了呀

第二天，他来到畅春英所在的河津市调查了解情况。当地法

院领导一听这事，朝梁雨润直摇头：她的事全法院的人上上下下

都知道，可就是不好办呀！

怎么个不好办？梁雨润要问个究竟出来。

“因为当时畅春英没有向法院提出在刑事判决的同时附带民

事赔偿这一条，所以作为受害家属的畅春英一家自然没有得到一

分钱的经济赔偿，这是其一。其二，虽然她后来多次上访，也曾

提出当时没有进行民事赔偿这一条，可我们这儿的法院已经换了

好几茬人，陈年旧案不好再翻过来。”法院的人说。

“畅春英夫妇上访多年，你们知道吗？”

“知道。样子也挺可怜的。”

“那你们有人去过她家了解过情况吗？”

“没人去过，她家放了两口棺材，里面都装着死人⋯⋯”

梁雨润见法院领导的脸部表情僵僵的，便什么话都没有说

了。

“你是小梁乡党委吗？你就是书记？！那好，请你带上民政干

事，我们一起上胡家堡村，就是上那个畅春英家。对对，就是那

个家里放着两口棺材的人家。什么？问我知不知道那棺材里有死

人？当然知道。我今天就是为这事而去的。请你也尽快到胡家堡

村，我们见面再商议具体解决方案。好，就这样。胡家堡村见！”

梁雨润说话间，已经登上了去畅春英家的面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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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畅春英的儿子姚成孝死后装入棺材

十几年来从未有人围聚过的畅春英家院子外，此刻却人头攒

年间，她畅春英家几乎与世隔绝，没有人到

动，热闹异常。自打

的那天起，整整

她家来过。这一天，梁雨润是作为十几年来市县乡三级党组织和

政府官员中第一位踏进她畅春英家的领导干部。

“梁书记，你真的来了呀！”畅春英颤颤巍巍地从里屋走出，

泪流满面地拉着梁雨润的手，久久不能言语。老人凝视着眼前的

梁雨润，仿佛是在做梦。

“大娘，这些年您受苦啦，我们早该来您家看您和您没有入

土的儿子及老伯⋯⋯”梁雨润向畅春英大娘说完此话，便独自大

步朝放着棺材的两间破屋走去，并且站在那两口棺材前凝视许

久，然后毕恭毕敬地鞠躬默哀。

啊，他爹啊

十几年啦，你们盼啊盼，连魂丝

你们睁眼看看哪，梁书记他到我们家来

啦！他代表政府来看你们啦

该瞑目了呀

儿都盼干了，今儿个你们该知足了呀啊呜，我的儿啊，你和你爹

啊呜呜⋯⋯”就在梁雨润鞠躬默哀的那一刻，吃

号啕恸哭起来。那断肠裂肺的

尽人间苦楚的畅春英大娘再也无法克制地一头伏倒在棺材盖上，

哭，像决堤的山洪，冲击着在场

的每一个村民和干部的胸膛，人们无不落下同情的泪水⋯⋯

“大娘，根据你家庭的经济状况，政府决定给两万元经济补

助，好让你儿和丈夫的灵柩早日入土。”

“梁书记，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把儿和

老伴的棺材埋了。过去即使有海一样深的冤，有你这么大的干部

今天上我家来这一趟，看我屈死的儿和苦命的老伴一眼，我从今

再不上访了！我谢谢你，谢谢党⋯⋯”

“大娘，我要代表党组织和政府向您表示歉意，是我们的工

作没做好，让您一家受那么大的冤和苦，真对不住您老人家呀！”

“不，梁书记，我要谢谢你，谢谢政府和党啊！”

第 9 页



惟一的筹码来争取自己那一

梁雨润和畅春英就这样长时间地边流泪，边诉说着，那情景

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动。当然，最受震动的是那些闻讯赶来的县乡

村几级干部，他们面对这一场景，都忍不住愧疚地低下了头。

不是吗，如果他们都能像梁雨润一样早一点来真正关心和看

望一下畅春英一家，已是悲哀万分的姚家怎么可能还会雪上加

霜，走上了漫漫几百次的上访路？怎么可能父子同赴黄泉路？怎

么可能两具装尸棺材露放几年十几年？怎么可能在社会主义的中

国出现如此不可想象的人间悲剧？

我在北京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即用电话拨通了梁雨润书记的

手机。希望能听到他对此事的激动人心的描述，然而手机里的

他，却异常平静地说：我做的事算什么？就说我去畅春英家的

事，其实根本不值一提。人家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觉得当年自己

的儿子死时法院判得不公，希望政府给个纠正机会，就为这，吃

尽了千辛万苦，搞得家破人亡。当农民的有啥本事？没呀，所以

他们用不埋死人把棺材放在家里作

点点权利。可是我们的干部和领导们十几年来居然可以对此不闻

不问，就算是吓得不知如何办好，至少人家上访了多少年，你也

应该到受害者家里访贫问苦，问寒问暖一回吧！你一直不来，十

几年不来一次，人家心能不冷吗？畅春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

病魔缠身的农妇，她能做的出格举动仅仅是去跪倒在政府大门

口。要是换了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人，你能料他不会干出什么

过激的事？这种教训太多了。我听说她的事后就着急，不是着急

畅春英家的两口棺材已经停放的时间有多长，而是着急我们这些

身为百姓父母官的干部们为啥在这么长时间里不上人家家里看一

看，关心关心呢？人心都是肉长的，更何况人家受了那么多的

难！你当干部的，当共产党员的，为啥不想一想他们的疾苦呀

跟你说实话，我到畅春英家那天对她说政府看她困难，准备补助

她两万元，那是我提着胆说的，因为我纪委没有政府职能，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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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后

处拿这笔钱的呀！可我看到畅春英家这么个景况，尤其是她四邻

八乡的村民们这十几年因为她家的那两口放着死人的棺材，实在

受了不少难以想象的苦恼，再不解决拖到什么时候？拖到姚家家

里放三口棺材？想想这些，我们当共产党干部的能安得了心吗？

所以我当场自作主张给畅春英大娘许了这么个诺。人家一听我这

话，立马好像十几年的冤屈就顿时烟消云散了，还特意买了一条

“红河”烟要请我们抽。你知道她畅春英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吗？

她为了上访，长年住在街头，没有钱，她就靠捡啤酒瓶拾破烂。

听说有一次因为睡在信访室的水泥地上八天八夜，得了重感冒，

差点没有抢救不过来。像这样的人，要是再出个三长两短，你说

她一家的冤还有谁出来向政府说一说呢？那天离开畅春英家后，

我立即给河津市委书记打了个电话。当时我心里也在发毛，到畅

春英家虽然把事情解决得那么痛快，可要是我许下的两万块钱见

不着影子，那我不是在畅春英老人那颗已经流干血的心上又捅了

一把刀子吗？河津市委书记一听我说的事，连声说道，梁书记啊

梁书记，你今天帮助我们解决了大难题，别说两万块，就是十万

块，我也会让政府给。这我才放下心⋯⋯

“这么说，畅春英同意把家里的两口棺材入土了

不由为梁雨润松了口气。

“她是同意了，但真要把棺材埋下土还难着呢！”梁雨润在手

机里长叹了一声。

“为啥？”

“人家受了那么多年的苦，心头的悲痛太深了。她不求别的，

最主要是想法律上有个让她心服口服的说法。”

“那法院方面能不能重新判决呢？”

“这很难说。”

“又为什么？既然是明摆着当时判得不完全，就该知错改错

嘛！”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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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

“事情不那么简单。”梁雨润说，“实际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

事，你明知是有些问题的，特别是对案子，已经判了再翻过来，

实在不是那么容易，涉及的情况有时你想象不出来。”

“不管怎么说，再难也难不过人家畅春英老太太为了要个说

法，活脱脱地陪着两个死人朝朝夕夕了几年十几年呀

巨大不平，说这话的声音几乎是在喊。

“我知道，其实我除了苦口婆心地动员畅春英把家里的两口

棺材埋了，更想在法律上帮她弄个明白，这样不至于死人埋了活

人心里还咽不下这口积压了十几年的冤气嘛！”

“那对法院重新审理你有多少把握？”

“说不上来。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要让法院能真正从为老百

姓的利益出发，不是为掩饰自己而动起来。难就难在这地方。因

为时间已经过了十几年，陈年老账不好翻⋯⋯”听得出，梁雨润

想纠正法律上对畅春英家的判决所面临的难处远比动员受害者家

属埋掉家里两口棺材还要艰难得多。

“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工作再难也难不过人家畅春英心怀

巨大悲痛，跑了十几年的上访路，伴着两个亲人的尸体生活了这

么久的日子！放心何作家，只要我在纪委岗位上工作一天，就一

定要把畅春英家的事处理好⋯⋯”

我们的通话就这样结束了。然而对梁雨润处理“特殊事件”

的每一个进展，我几乎每天都在关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在想

着一个农家妇女怎样地背靠两具亲人的棺材，一天天苦度人间沧

桑？虽然一次次在午休和深夜的噩梦中我被各种奇形怪状的想象

所惊醒，但一旦回到现实时仍无法想象世上还有像畅春英这样的

事以及她在这过程中所承受的那种生者与死者共枕数千个日日夜

夜的岁月！

我的心一直揪着，为苦难的畅春英，也为一心想妥善处理此

事的梁雨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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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月

经审理查明：原告畅春英系姚成孝母亲， 年 月 日，

被告胡玉信与胡玉华在同姚成孝厮打时，用匕首将姚成孝伤害致

年死。

判处胡玉信有期徒刑 年，判处胡玉华有期徒刑 年。同年

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姚成孝死后，其父姚志月

条之规定，判

计

河民初字第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梁雨润从运城给我打电话过

来，向我报告了喜讯：当年判决杀害畅春英大儿子姚成孝一案的

河津市人民法院经过几个月的重新寻找案宗和调查审核，终于做

出了“ 号”新的“民事判决”，该判决如

下：

忠为儿子遇害一事多次上访上告，于 年去世之后，原告畅

年，

春英继续向有关部门上访上告，并多次到中院申诉民事赔偿部

分。本院认为：二被告对姚成孝的伤害行为虽然发生于

条、第

但原告方多年来一直为此事向有关机关和法院上访上告，诉讼时

效因而未中断，所以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二被

告应当根据各自的责任大小对其伤害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经济、精

神损失进行赔偿。原告的其他之诉，因无举证，不予支持。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通则》第

决如下：

元，

元，精神抚元，误工费

被告胡玉信和胡玉华赔偿原告姚成孝死亡补偿费

元，被抚养人安置费丧葬费

慰费 元，共计

元，由被告胡玉华承担 元。

元，其中由被告胡玉信承担

，计

听完上面的消息，我不由心头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口气既

为梁雨润，更为总算有个明白说法的畅春英及其她的一家。

“这个结果应该说对畅春英一家是个比较圆满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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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指河津市法院 年 月 日

我说。但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便忙问梁雨润：“被告方胡氏

兄弟那边怎么样？”

“对方自然不服，说事情已经过了十几年，该吃的官司也吃

了，当时刑法既然没有规定附带民事赔偿，为什么现在要重新提

及民事赔偿？他们认为时效也已经过了，所以向运城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出了上诉⋯⋯”

“你觉得运城‘中院’最终判决的结果会是什么？”我不由又

着急起来。

“等着吧。是冤情的，人民法院总会给一个公正的结论。”梁

雨润充满信心，并对我说：“你再来运城时，会有结果的。”

“五一”前夕，梁雨润在电话中告诉我，“事情快有个圆满结

果了”，如有机会希望我再去一趟运城。“当然”，我很快作出了

决定，于是在人们欢庆“五一”长假时，我的行程目的地则是黄

河边的那块晋南大地。

到运城，梁雨润给我看了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久前作出的

对胡氏兄弟“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中院”的终

审判决这样说：

之判决

月

笔者注）认定没有出入。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日给河津市人民法院的公函载明：畅春英是受年于

害人姚成孝的母亲，多次到中院申诉民事赔偿。市政法委、中院

领导都十分重视。经中院审判委员会研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九

条之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的案件立案以后第一

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

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

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本院认为：原审判决根据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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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审原告畅春英等多年来一直在向有关机关上访上告的事实，并依

照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公函，认定原审原告畅春英的诉讼

请求，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且判令原审被告按各自的责任大

小对其伤害所为给原审原告方造成的经济、精神损失进行赔偿，

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胡玉信、胡玉华诉称畅春英的诉讼请求已

超法定诉讼时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至此，畅春英等了十三年的一宗悬案终于在梁雨润和河津市

法院、运城市中级法院等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彻底的解

决。

法律给了一位农家妇女一个明白的说法。只是这个“明白的

说法”来得太晚了，然而它毕竟来了！

我从心底里这样畅春英该让自己的两位亲人棺柩入土了

期望。

“你想到畅春英家看一看吗？趁现在她家的两具棺材还没有

入土⋯⋯”到达运城的当晚，梁雨润就问我。

还用说，这是求之不得的。

第二天一早，梁雨润就带着我一起来到一百多里外的河津市

小梁乡畅春英的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畅春英。我无法相信站在

我面前的这位满头白发，脸上布满刀形纹的“大娘”才大我十来

岁！她一看梁雨润便哭得直不起双腿，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救命

恩人”四个字。这使我有时间粗粗地看了一下她家的房子，那正

是一个残垣断壁的破宅基，三间正房净是用黄土垒起的泥房，那

所谓的墙壁多处脱露出可以过人的洞穴。走进畅春英的家时，我

感到阵阵胆怯（向毛主席保证：如果没有很多旁人跟着，我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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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胆量独自进这房的） 三间土房，有两扇门，而两具装有死

人的棺材对门而放，一看便可见得。置放了十三年的畅春英大儿

子姚成孝的那口棺材，在左边的房间内，是死者生前住的地方。

在这里，死者曾经与同村的一位姑娘成婚并生有一女，后来姚成

孝被害后，他的媳妇带着姑娘离开了这间房子，独剩下死者冷冰

冰地躺在这儿十三年有余⋯⋯畅春英听说我也当过兵，更是老泪

纵横地拿起原本放在棺材前的儿子遗像，一个劲儿地哭诉起她儿

子在世时是如何的“有出息”。我拿起姚成孝的遗像，觉得小伙

子真的长得很英俊，而他死得又多可惜！

我向棺柩内的死者默默志哀时，心头涌起万千痛楚：年轻

人，你这样默默地躺下了，却让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受了多少罪

啊？！

的是

在另一间的灰暗小屋内，放置着的是另一具棺材，里面躺着

年逝去的畅春英的丈夫，死者姚成孝可敬的父亲姚志

忠。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断定谁也无法想象畅春英家的“一贫

如洗”：在那间十来平米的小屋里，一边放着姚志忠的那具棺材，

一边是土炕，在这个不足两米的土炕上，畅春英和现年已是

岁的光棍二儿子同枕了十几个春秋。而在这样一个硬邦邦的冷炕

上，我只看到一块补了几处大补丁的薄薄的小床单⋯⋯在这样一

个破落的家庭里，即使有千金万银堆着，也不可能有哪家的闺女

愿嫁进来。当我心存余悸急急地从畅春英家的屋子里退出的那一

刻，悄悄冲梁雨润说了句耳语：罪过，我们欠这样的百姓太多

了 ！

梁雨润默默看了我一眼，脸色铁青，好久没有吱声。片刻，

他颇有自责地说：我悔恨自己为什么这么晚才知道她家的事！

我忙安慰：不是你知道得太晚，而是我们那些早知道此事的

干部没有像你这样诚心诚意来解决问题。要不，不会弄得人家这

么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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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我不想再给他压力了

梁雨润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江总书记向全党提出要切实

改变党的作风，绝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党员干部同

志，真该深深反思反思了！

难道不是吗？

畅春英为儿子和丈夫的葬礼安排在“五一”长假期间，她有

两个理由，一是平时大伙儿都忙，找不到人手。二是她最终期待

法院的新判决能够顺利“执行”。

梁雨润知道其心思后，便有了主意。“五一”假期一到，机

关的同事或回家休息或者携妻带女奔名胜旅游去了，他却同妻子

和女儿打了个招呼后，直往畅春英的小梁乡“奔丧”。“什么事都

可以不办，但畅春英家两具置放了多年的棺材无论如何也该圆圆

满满地入地安葬，这是咱当干部欠人家的一份情啊！”梁雨润这

么对我说。

在我与梁雨润的接触中，我知道他是位说话铮铮有声，踩足

实实有印的人。

“五一”那一天我正在北京的家中修改稿子，其实心头一直

在挂念着山西梁雨润如何使畅春英家的两具棺材安然人土的事。

上午下午曾经几次拿起电话想给梁雨润书记的手机打，可还是放

他在那儿已经压力够大了。另则

我想如果顺利的话，他一定会给我打电话的。然而这一天没有他

的电话来，晚上十点时，我终于忍不住地拿起电话，可对方的手

机关着，这更让我吃惊和担忧起来，因为在与梁雨润的接触中，

白天他由于会多而往往手机关着，但到了晚上十点以后至第二天

清晨，他的手机是从不关的呀！我心头悬着。

不知畅春英家又有什么新的麻烦？

这一夜令我转辗难眠。

月 日，当我吃过早餐后，有些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电话。

“喂，是何作家吗？我现在正在畅春英家呀！昨天？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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